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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宾，女，1970年生，网名“凿冰煮雪”。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曾经的

文青一枚。从医20余年，感悟颇多，常思述之与人，言之不尽泄于笔端。把自
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快乐，分担忧伤。

人啦，往往是美中不知足，甜中不知
苦，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只知道有春天
的温暖却想不到严冬的冷酷，有许多东
西失去了才觉得可贵，亲情友情亦然如
是。

不知不觉母亲离开我四年了。她虽
是我的继母，但由于生母过早离世，当我
还在襁褓中她就来到了我们家，是她含
辛茹苦把我们几姊妹拉扯大。常言道：
生不如养，生母十月怀胎恩重如山，而养
母的恩更重啊！所以，我一直视继母为
亲生母亲。

继母出生在乡下一个小手工匠家
庭，其父辈弟兄三人，老大老二是木匠，
老幺是医生。继母的父亲系老二，长年
在乡下农家做木活，继母的生母在她 4
岁多时去世，她是在她祖母疼爱呵护下
长大的。当她成年后，由于旧时的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嫁到黄家。而黄家男方
是读书人，两人差距太大，没有共同语
言。婚后不久男的就离家出走，据说是
去了重庆就再也没回来。1948年，我生
母因生我去世，继母改嫁到了我们家，成
了我的母亲。

1950年，母亲生下妹妹庚容，两年后
又生下弟弟志全，我们又成了六口之家
了。但好景不长，由于家里穷加之我们

家地处丘陵，远离场镇，看病求医很难。
仅在 1953 年一年间奶奶和妹妹弟弟他
们三人相继去世。同时父亲因参加工作
脱产在离家30多里的大河村驻村，家里
就剩母亲和我两娘母，好在1954年4月
又一个妹妹出世给这个破碎之家又增添
了一点生气。

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农村，一个家庭
没有男主人，仅一个拖娃带崽的妇女是
容易被歧视甚至受到欺辱的。在夜深
人静的时候，我常常被母亲哭泣声惊
醒。我们很穷，父亲又不在家，每年春
节别人家的小孩都有新衣服穿，而我们
没钱买布做不起衣服。母亲为给我做
一双鞋过年穿，想尽了苦方——把父亲
在土改时搞宣传打腰鼓用的一节红布
用墨水染后给我做新鞋。除夕的晚上，
我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看着她一针一
线地给我做新鞋。我硬是等到她做好
了并试穿一下才去睡觉。当晚我做了
一甜甜的美梦，梦到我穿上新鞋向那些
小伙伴们炫耀。

1958年，大办钢铁，父亲当时已是公
社的一名脱产干部，被派到万源参加办
厂。农村开始组建合作食堂，把我们这
些分散居住的农户搬到那些较大一点的
农家院里居住在别人家里。我们的木制

老房子也被拆掉当柴烧了。1959年冬，
父亲把我们三娘母接到他们煤矿，母亲
被安排在石冠寺工区焦场上班，父亲住
在办公室，我一个人与那些工人住在灵
官庙。1961年，煤厂减员，母亲一人先回
到了老家，当时正值撤销合作食堂，各回
各家。我们老房子已被拆掉无处可回，
我大爸大妈在生活最困难时先后去世，
留下两个堂姐妹年小无人照料，他们家
还有两间破旧的土墙房，母亲就领着她
两姊妹一齐居住。1962年，我和大妹也
回了老家，我们又成了一个五口之家。
刚满14岁的我是这个家唯一男子汉，当
时是靠挣工分分粮。所以，我拼命地抢
工分多的活做。除集体做活外，我在一
早一黑还没出工前去抢着干别的农活，有
时真的是累得精疲力尽，母亲看在眼里疼
在心里，她不时会疼爱地骂我：“你真是一
头牛吗，你不要命啊！”一到冬季农闲时，
我们乡下人都会上山砍柴准备开春农忙
时所需。我们家虽离柴山不远，但每次上
山都需大半天或一整天。母亲怕我在山
上挨饿就用芭蕉叶烧个玉米粑粑或麦子
粑粑让我揣上。后来随着家境的好转，母
亲又在我们的老屋地址上重建了住房。
同时母亲又生下了幺妹。

1965 年，我刚满 18 岁应征入伍，在
公社我们出发的那天，我没看到母亲，在
行进的路上父亲跟我说：“你妈在那边悄
悄地流泪。”而当时傻乎乎的我不知该向
父母说点什么，只是从心底里感到有一
种难舍和一种愧疚。

流水般的时光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
到来，我们一天天长大，母亲一天天变
老。我和两个妹妹也各自成家并有了小
孩。老人对孙辈更是疼爱有加。每当逢
年过节儿孙们都回到他们身边，一大家
人其乐融融。当父母都进入老年的时候
正是儿孙满堂乐享天伦之时，83岁的老
父亲于 2005 年离我们而去。母亲也进
城住在大妹家，从此大妹家因有母亲在
那里，逢年过节我就去这个家。四年前，
母亲病重期间由两个妹妹陪老人回到破
败的老屋，我也赶回去，但老屋实在无法
住下我们几娘母，我只好每晚到堂外侄
女家住，见老人略有好转我才回到达
州。母亲去世的当晚雷雨交加，第二天
我和儿子才赶回老家。没能与母亲说上
最后一句话，没能与母亲最后道别成了
我终生的遗憾。

父母在家就在，父母一走家就散。
父母在时，逢年过节儿女们都会聚集在
父母身边，远方的游子也会匆匆往家赶，
那是叫回家。父母不在了，永远是无家
可归的游子，即是到兄弟姐妹家去那也
叫走亲戚，而不是回家。现在我回到故
里看到的老屋已是一片废墟，不见了当
年鸟语花香和炊烟袅袅的瓦房，看不到
母亲慈祥的容颜，听不到母亲愉快的笑
声。眼前见到的却是长满杂草的荒塚土
堆。想要再见到母亲的背影那也只是在
梦中相会，我又看到了母亲为我端来了
热气腾腾的面条，为我烧的玉米粑粑正
扑打着上面的柴灰……

继母
□凌富顺

坐在办公室，听到外面一阵激烈的喧
闹。大吃一惊，哪个患者出现病情变化？
靠门边几个年轻医生，应声奔了出去，不
一会回来报消息，说是X床的两个女儿吵
架，管床医生正在劝解。然而外面的声音
一浪高过一浪，看来年轻人劝说无效，关
键时候还是需要老同志“镇场子”。

到病房，看两个 50 开外中年妇女，气
急败坏争吵，屋里屋外聚集着很多看热闹
的。偏矮的一个情绪特别激动，已接近歇
斯底里，高一点的稍微理智。两人一会儿
凑近，一会儿被人拉开，一凑近就对骂，杀
伤力极强，带着赌咒发誓地攻击，还随时
有肉搏的危险；一拉开，就急切地各自向
周围人解释。

只需要一分钟，所有的问题都很清
楚，虽然她们吵了很久，其实翻来覆去就
那么点事。不过一人照顾的时间多，一人
给的钱多，都觉得自己占足了理。很奇怪
老人平静地躺在病床上，一副淡漠超然的
神情，如果两女儿非逼他表态，就用赌咒
的方式回应，姜是老的辣，看来老人早已
久经风浪。

应付这种情况，赵医生还是有经验。
首先，通知保安到场，不管什么形式的制
服，关键时刻还是有威慑力。中年女人情
绪失控，后果不可预料，保护好自己才能

帮助别人，以身犯险吾所不取也。
其次，疏散看热闹的人群，观众越多，

演员的热情越高，每个观众的表情评论，
都会刺激她们临场发挥。人们爱看热闹
的天性，不知为什么如此强烈，几个颤颤
巍巍的老同志，提着输液瓶都在门口伸长
脖子张望，很怕他们被挤倒。

接下来，尽快把两个选手分开，一个
巴掌拍不响，只要有一个离开，话锋接不
上，自然偃旗息鼓。这时候柿子选软的
捏，看矮个子过于激动，除了身体震颤，连
骂人的声音都带着颤抖，情绪太过激烈听
不进劝，有惹火烧身的危险。便把稍微理
智的高个子，连哄带劝拖出病房。

分开后，两人都不服气，高个子要往
里扑，矮个子要往外冲，眼见和平局面又
要被打破。赵医生语重心长给她们讲：不
是吓唬你们，前段时间两妯娌为点小事，
在医院打起来，把一个老年人碰倒骨折
了，报了警还赔了几万块钱咯。两人终于
罢手，很多时候情绪的失控，其实都是经
济的窘迫。

不久前看电影《拆弹专家 2》，片中刘
德华饰演的警察阿风，曾经是一位无畏生
死的英雄，因为受伤致残需改做文职，但
他偏激地认为社会不公“用完即弃”，居然
利用多年专业技能，成为恐怕组织头目，

制造了系列爆炸案。虽然最终悬崖勒马，
维护了拯救苍生的英雄形象，但犯罪就是
犯罪，影片安排他以死谢罪。

片中阿风在事故后性情大变，朋友和
恋人都察觉出他病态的心理，建议他去看
心理医生，然而这个可以避免悲剧发生的
建议，没能得到重视和落实。虽然影片给
了一些理由，缓冲他犯罪的程度，但如果
在现实中，他所犯的罪恶实属滔天。想到
那些视生命为草芥的恐怖分子，在他们成
长的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如果重视心
理健康，是否有可能减少犯罪。

近些年因为心理不健康、情绪失控，
做出极端行为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万
州女子因坐过了站，就与司机争吵打闹，
导致车辆失控坠江；贵州公交车司机因为
自己生活不顺，悲观厌世，带着整车乘客
冲进水库……这些惨剧的发生，始作俑者
一人，无辜受害者众多。

观影时，想到那些掌握资源的人，他
们做起恶来，对社会的破坏力，是普通人
的无数倍。中学课文：天子之怒，伏尸百
万，流血千里；布衣之怒，免冠徒跣，以头
抢地耳；士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从
古至今，普通人的好坏，都抵不过居高位
者的善恶。

病房外高个子女人打手机，对自家男
人哭哭啼啼；病房里矮个子女人，守着老
父亲也哭哭啼啼。其实，我很怜悯两个女
人，这把年龄，这点小事，亲姊妹失了和
气，闹得不可开交，如果不是生活太艰难，
日子太沉重，怎会如此丢了体面。她们属
于布衣之怒。

平凡人的世界，哪有真正的岁月静
好，都有太多无奈，打泼撒野、情绪崩溃，
除了让自己逞一时之快，实在于事无补，
甚至雪上加霜。所以，密切察觉自己的负
面情绪，及时疏导排解，积极改变认知调
整心态，才能更好解决问题。

现实中天子之辈鲜有，充其量就是士
之辈，绝大部分是布衣之流。布衣之怒虽
粗鲁不雅，威力却不大，充其量气坏自己
和家人；士之怒却不同，破坏性极大，故为
士者须慎重，否则遗祸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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